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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梁鸿的《梁庄在中国》和《出梁庄记》两部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审视乡土中国的新的视角，“我”是一

个身份复杂的归乡者，从“我”的视角中展现了过去与现在的梁庄，“我”的情感牵引着整个叙事框架的构建，表

达了深沉的乡愁。从留守梁庄和外出打工的梁庄人的视角，探讨的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以及现代文明下“异乡

人”的情感呈现。梁庄系列展现了乡村从内到外、从形式到精神不可逆转的崩溃，我们归乡的灵魂将无所寄托。
“回到梁庄”成为了对童年、家乡、存在，甚至身份认同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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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归去却无家：评梁鸿的梁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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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起，梁鸿的《中国在

梁庄》和《出梁庄记》相继出版，引

起了文坛的关注。《中国在梁庄》

写了梁庄的内部的风物人事的变

化，《出梁庄记》写了梁庄人走出

故土在外生存的状态。关于梁庄

系列有很多争论, 有的认为是散

文,有的认为是非虚构作品,还有

的高度评价了它的社会学价值和

史学价值，从社会学角度关注书

中大量底层的细节和信息，甚至

直言就是把梁庄系列当做历史和

社会学著作。但也有的认为它的

文学性不高，还有论者得出梁庄

系列过于过于情感化的论断，实

际上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情感化

和 主 观 化 的 个 人 表 达 并 没 有 问

题，即使断定其是非虚构作品，那

也应该理解为“主观非虚构”。而

相反，正是由于作品充沛的情感

与难以抑制的情绪流淌其中，才

让它具有了区别于社会调查和历

史著作的可以触摸的温度和打动

人心的力量。作者注重“文学性”，

不受非虚构或者散文，抑或调查

报告的限制，从内心流淌出的文

字，为文字赋予感人的灵魂与温

度，这才是文学性所在。

考量作者的特殊身份，就可

得知这种所谓“过于情感化”从何

而来。每个写故乡的作家，都很珍

视和故乡的这种骨血联系。梁鸿

说“它一开始就是情感的、个人

的、文学的‘梁庄’。如果没有情

感，如果没有和梁庄‘同在’的感

觉，如果没有那种敞开性和内部

性，我想，梁庄就不是今天这样的

‘梁庄’了。”[1]只有生于斯长于斯

的人，才能获得这种同在感。梁庄

里的每个人，对于她来说都不是

一个陌生的存在，而是浸透了她

的回忆、她的童年的生命中的某

个人。这些人的老去，生老病死，

都不是和她毫无瓜葛的事件，他

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变迁牵动着

梁鸿的神经，触动着她的心灵，对

于她来说，他们是“一个‘人’，一

个活生生的‘在’。”[2]梁鸿自述“我

是非常在意这种文学性的。我写

的 当 然 不 是 一 个 纯 粹 的 社 会 文

本，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3]

一.两种视角看梁庄

梁庄系列中，有多种看梁庄

的视角，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即

“我”的视角和梁庄人的视角，而

两种视角看到的梁庄全然不同。

视角一：从一个身份复杂的

归乡者———“我”的视角来演绎乡

愁。“我”虽然不是作品中的主角，

但“我”的情感牵引着整个叙事框

架的构建。小说家往往会虚构出

一个地名，作为其精神怀乡的依

托，或者说小说家们已经无法直

面如今的故乡，只能精神还乡了。

正如莫言说的“也许在不久的将

来，我也会回到高密东北乡去，遗

憾 的 是 那 里 的 一 切 都 已 面 目 全

非，现实中的故乡与我回忆中的

故乡、与我用想象力丰富了许多

的故乡已经不是一回事。”[4]而梁

鸿采用的是被称为“非虚构”手

法，直接介入，她不满足于借助小

说来精神还乡，而是选择用脚重

新丈量土地，真正脚踏实地地回

到故乡，用笔真真实实呈现故乡。

这种乡土书写比较难得，因为以

往书写乡村的文人往往是具有较

高文学素养，但对农村经验没有

深入的体察的，抑或真正生活在

农 村 的 人 没 有 写 作 的 能 力 来 完

成。而梁鸿恰好两方面都具备，真

正在农村出生、成长，又有着良好

文学素养，大量的乡村生活细节

和经验在她内心涌动，而更难得

的是她有勇气和毅力来完成一次

次的调研，从而打通和乡土中国

的根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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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梁庄中的存在感，大

部分依托于儿时的故乡记忆，也

就是梁庄系列中积聚的大量的乡

愁意象，如大地、山林、河流、老屋

等，这些意象成为了寄托思乡之

情的情感载体，也承载了对于过

去的全部回忆。在这点上，梁鸿和

萧红非常相像，《中国在梁庄》的

一些章节依稀仿佛看到《呼兰河

传》的影子，萧红总爱历数儿时的

记忆:祖父、后花园、蝴蝶、蚂蚌、蜻

蜓，早晨的露珠、午间的太阳、黄

昏的红霞……。梁鸿也总是忍不

住回忆起儿时在梁庄的情景，一

点一滴，温馨感人。回忆中的梁庄

“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

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

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

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

到蓝天深处，清新柔美。村庄掩映

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

永恒。”童年和故乡是生命的开

始，也是对世界认识和记忆的开

始，从这里，每个人开始了他的生

命旅程，而童年和故乡如同世界

的伊甸园，代表着最安全、最稳

定、最温暖的家。这种对于童年家

乡风物的记忆，已成为岁月历练

后内心最柔软的归属，童年的家

乡，不仅永远留存着曾经的亲人，

也留存着自己成长的情感印记。

鲁迅也曾在《朝花夕拾》中说：“我

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

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菱

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

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

来，我在久别之后尝了，也不过如

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

味留存。它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

使我时时反顾。”这些故乡的风

物，几乎就是故乡的代表。

正 如 同 鲁 迅 笔 下 的“百 草

园”，萧红的“祖父的后花园”，那

不仅是童年的乐园，也成为了生

命中永恒的家园。然而，一旦回到

现实，乐园就会变成失乐园,所以

鼓起勇气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对

于梁鸿来说，不管是回去了还是

没回去，故乡始终都是难以企及

的所在。当“我”踏上故乡的土地，

却发现那些曾魂牵梦萦的、维系

和寄托着全部回忆和情感的意象

统统消失，对故乡的乌托邦式的

臆想被现实全部打碎。老枣树、土

路、打麦场、大 桑 葚树、朝 雾、密

林、野鸭、紫汀花、蚂蚁草、铺满荷

叶的坑塘……曾经寄托着一位少

女的欢乐、向往、悲伤、孤单，如今

已经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汽

油一般黑亮、散发着恶臭、令人头

晕呕吐的河水，是干枯衰老的枣

树，是大片的断壁残垣的废墟、是

爬满苍蝇和堆满垃圾的腐败的淤

流。梁鸿借助人类学、社会学的的

调查方法，通过人物口述和大量

丰富的细节来还原和呈现记忆中

的梁庄和现在的梁庄。

故乡除了特定的风物景致之

外，还有故乡中的人。然而不仅故

乡风物已经完全改变，并且人事

也并不如以前，梁鸿回到梁庄，虽

然梁庄人都还记得她，她也还记

得所有人，但明显，她已经不属于

他们中的一部分了，尽管梁庄养

育了梁鸿，但多年的外出求学经

历和现有的生活状态已经将梁鸿

从梁庄人的群体中剥离出去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梁鸿并不是梁

庄人中的一份子了，而只是一个

身 份 稍 微 复 杂 的 外 来 者 和 旁 观

者。她只有借助父亲或者哥哥的

引导才能被接纳，才能从新融入

这个群体之中，但心里上的隔阂

始终是无法消解的。

在梁庄系列中，梁鸿在努力

避免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底层的

叙事，她在做最大的努力想要进

入她曾经熟悉的家乡，然而如今，

她已经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了，她

只有借助父亲等的介入，才能打

开梁庄人的心扉，但客观说，这种

叙事中难免会有隔膜和臆想的成

分。当然这也是文学性的表现。相

比梁庄人的生存状况，梁鸿的生

活环境可以说是优越的，她认真

而努力地进行着“返乡”的尝试，

正是以积极的姿态，表达着知识

分子的良知。即使是梁鸿有着清

醒而明确的意识，不管再作努力，

也 无 法 完 全 打 破 城 乡 的 文 化 隔

阂，无法消除作为“城市人”的优

越感，即便她时时要反省与忏悔。

但无法返乡的事实不能改变。即

使有勇气和行动，依然无法返回。

梁鸿谈到：“‘我’也是一个‘出梁

庄者’，当重又回到‘梁庄’之时，

‘我’没有资格做任何道德审判，

更没有资格替‘梁庄’做出判断。

相反 ，‘我’应 该 是 一 个 被 审 问

者。”[5]

视角二：从梁庄人的视角来

探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梁庄人

分为留守梁庄的人和外出打工的

人，在《中国在梁庄》中梁庄留下

的是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成年闰

土和无力外出挣钱的人，他们仿

佛一群被抛弃和遗忘的人群，留

在了颓废、破败、溃散的梁庄，他

们 缺 失 很 多 东 西———亲 人 的 陪

伴、对未来的希望。

当现代文明和都市化斩断了

与传统的联系，还没有甚至无法

建立起对于新环境的依恋的情况

作 家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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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感受到的是突如其来的断

裂和失落，更加深了对于故乡的

向往。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的是鲁迅，从他的《呐喊》《彷徨》

到《朝花夕拾》无不浸润着“故乡”

这一母题，在《故乡》中鲁迅将乡

土文学中的还乡情怀进行了现代

性转换。梁鸿的梁庄系列对这一

主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乡

土题材在当下变成了边缘，而梁

鸿的写作给予了人们信心和继续

走下去的希望。我们的家园，我们

的乡土需要书写。梁鸿不仅仅纠

结于故乡情结上，更是有更深层

次的对生存意义的思考。

城市，代表着现代、文明、富

裕，而乡土则是落后、愚昧、贫困

的代名词。都市的高楼大厦与人

情冷漠，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

隔离，让人怀念乡村和田园。当人

们开始关注“乡土”的时候，社会

的 城 市 化 程 度 己 经 有 相 当 规 模

了，“只 有 社 会 向 工 业 时 代 迈 进

时，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维发生

了革命性变化后，在两种文明的

冲突中，‘乡土文学’，才显示出其

意义”。[6]

不管是还在梁庄的人也好，

外出打工的梁庄人也罢，从他们

的角度来看梁庄又是和“我”完全

不同的一番风景。尽管外出打工

艰辛、被歧视，尽管还是在梦中依

恋着故乡，然而外出的梁庄人知

道，只有在城市彻底混不下去了，

才能回到梁庄，那是最后的无奈

的选择。走出梁庄的人，并没有找

到那个流淌着蜜与奶之地，他们

依然无所归依，在人世中飘零，也

许比留在梁庄更加悲凉，因为他

们失去了尊严和家庭的温暖，城

市 没 有 给 予 他 们 扎 根 留 下 的 可

能。

对于每一个梁庄人，抑或说

出 生在 乡 土 中 国 的 人 而 言 ，“故

乡”一词无疑是一种悲哀和讽刺。

从出生就注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不能留在梁庄，“因为你没有任何

的出路”，出生就意味着注定要失

去家园和故乡。然而，当经历艰难

打拼，走出“梁庄”之后，才发现离

开又何尝是条正确的路呢？在城

市找不到出路，面临的是生存的

艰辛，没有人的尊严。在城市找到

了出路，即使没有经济压力，仍然

找不到归属感和接纳感。我们从

此被架空。

曾经如此亲近的故乡，正在

被现代化撕裂，而都市的新生活

根本无法容纳出走的灵魂。所以，

这种乡愁，不仅是对往昔乡村的

一种怀旧和失落的心境，更是夹

在都市与乡村裂缝之中的焦虑与

无助的精神漂泊。在用乡村的伦

理和对乡土的感情，开始第二部

书，关注的是现代文明下“异乡

人”的情感呈现，他们虽然走进了

城市，但仍然用乡村的伦理道德

来处理种种问题。

在《出梁庄记》中，梁鸿的关

注视角从梁庄内部，转向了全国，

以梁庄人为点，考察了他们社会

身份转移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

生存困境。他们家庭分离、背井离

乡，走出了梁庄，去融不进大城

市，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和底

层，由此那种故土难离、向往故乡

之情更重。外出的异乡人除了生

存的经济危机，更面临着“身份认

同”的焦虑。走进城市的打工者，

如何安置疲惫的身心和无根的灵

魂，而现实只给予了他们一次次

的失望。对于出了梁庄的异乡人，

梁鸿用了“羞耻”一词去揭示他们

身上伤疤。

梁庄中的众生相可以说也只

是万千世界的沧海一粟，但他们

又是那么具有代表性，好像就生

活在我们身边，就生活在我们周

围。昔日那充满诗意和鸟鸣花香

的故乡，在现代理性的审视之下，

剥开了残酷的现实。

二.顽固的根性与艰难的重返

乡愁的文学传统在中国由来

已久，可以上溯到屈原的离骚、古

诗十九首，及沈从文、废名、鲁迅、

汪曾祺、白先勇、余光中等等。在

这些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作家作品

中，总是或隐或现地表达着对故

乡的深深依恋，而在某种程度上

来说，正是生养作家的那片热土，

给予了作家文学的养分，所以故

土难离成为了中国作家的普遍情

怀。

梁庄不仅是梁鸿的故乡，更

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乡，然而乡村

早已不是桃花源，淳朴的民风、自

然简单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现

代化冲击之下的农村，早已发生

了 巨大 的 变 化 ，“如 果 不 是 有 家

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

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

十几年的村庄。”[7]那静谧与宁静

已经难寻踪迹，留下的是千疮百

孔。我们之所以被梁庄所震撼，即

使它揭示的现实就在我们每个人

的身边，但我们总是选择视而不

见，还是宁愿在内心执守那个梦

中的桃花源。但残酷衰败、千疮百

孔的乡村真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

时候，眼看着故土如自己父母一

般地衰老，颓败的状态几乎让人

难以承受。它既不是淳朴、宁静、

远避俗世的乌托邦，也不是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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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俗、闭塞、顽固、愚昧、不开化。

梁鸿在书中提到一个词“根

性”，这是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直

觉和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她描

述故乡的变化、颓废，最终还是对

根性的寻找和发掘，找不到根性，

失去根性，我们每个人都如飘零

的浮萍，无所依托，成功无人问，

失败无人听，只有脚踩坚实的大

地，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根。对于

农业民族而言，故乡在某种程度

上就等同于“乡村”，我们无法割

舍对于乡村的依恋，守望与回望

故乡即是对于向往乡村的表达。

梁鸿唤醒的不仅是有乡村体

验的人的回忆与心痛，同样唤醒

了出生在都市的人一直无根状态

的反思。也许，我们心痛的不仅是

自己故乡从现实到回忆的摧毁，

我们更心痛的是从梁庄看到了中

国所有村庄的命运。我们先后走

在离开故乡的路上，谁知这一走，

就再也无法回头。即使回头，也再

无那个故乡可以回去。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异乡

人，一旦成长，童年的故乡都不可

再得。在梁庄中还有另一个层面

的“还乡”———不断被提及的死

亡，真正的回归于大地母亲的怀

抱，得到永久的安宁。

梁 庄 系 列 最 为 出 色 的 就 是

“经验与细节”，梁鸿在书中一次

次表达着哀痛，这种哀痛不仅是

每一个眼见的梁庄人身上的生存

之痛，每个读者也从梁庄人身上

读到了切肤之痛，那就是作品中

飘荡的那种在生活洪流中无力挣

扎的哀愁和心痛。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文

学作品只有经由读者的再创造才

能最后完成，读者对于梁庄的想

象和文本填充，最终和作者、文本

一起创造出了梁庄的文化图景，

所以梁庄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梁

鸿一个人成就的，而是无数内心

有着浓烈乡愁和家园梦想的读者

一起完成的。没有“故乡”的现代

人在认同危机方面更多地表现在

不同价值观念中自我价值定位的

困惑和迷失。作为社会公众代言

人和最为敏感群体的中国知识分

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

的危机。

梁鸿一直在强调，文学是有

多个通道的，文学中反映的乡土

也应该有着多个层面，启蒙视角、

批判视角、而她笔下的梁庄之所

以获得极高的认可和关注，就是

在 最 大 层 面 上 获 得 了 读 者 的 共

鸣。无法还乡，因为故乡从现实地

理空间到精神文化，已经一点点

消逝了。外出打工的异乡人连同

在乡人一起，都成为了无家可归

的孤儿。

梁 鸿 曾 说 它 写 梁 庄 系 列 是

“试图探讨村庄、传统之于农民，

也之于我们这样一个生存共同体

的意义”[8]当代的中国，乡愁不再

是望乡，只有离开了家乡，走进大

都市，有了异乡人，才有了离愁别

绪和思乡之苦。失去故乡，就是失

去了一个人的内在的连续性和完

整性，童年和回忆戛然而止，成为

了没有过去可依、没有历史可循

的人。由此会引发方向感的迷失

和对自我认同的断裂。如果把故

乡作为人的生命与精神的起源与

归宿之所，那么，离开了故乡的人

只能永远“在路上”。

都市的快节奏和现代性，让

我们迷失自己，即使有所成就，即

使有所归属，我们依然迷失在都

市的霓虹灯里，产生焦虑和空虚，

产生对自我的怀疑，对前途、生命

的迷茫，失去了对自己的掌控。在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转向了我们

的故乡。希望能从中找到继续前

行的力量，找到继续在都市奋斗

的力量。我们之所以沉痛甚至无

望，一方面是从梁庄中看到了乡

村从内到外、从形式到精神的崩

溃，而这种崩溃几乎是不可逆转

的。另一方面，我们更痛于从此再

无故乡，我们的灵魂将无所寄托。

三.自我认同与归属的无望

故乡是我们来到世界的初始

坐标，无论离开、返回还是留在原

地，都是因故乡的存在才有了意

义。“我”回到的梁庄，早已是另一

个世界了，记忆中的那个温暖的

故乡已经永远无法企及。这就是

梁鸿所谓的“根性”。“回到梁庄”

已 经 不 仅 是 回 到 梁 庄 ， 而 是 对

“家”、“归属”、“存在”，甚至身份

认同的追寻，成为了一种最基本

的精神需求。回到梁庄，已经不再

是回到这个地方，而是对“家”“归

属”和“存在”，甚至身份认同的追

寻，成为了最基本的精神需求。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

童年的故乡并不是桃花源，并不

是田园牧歌，仍然让人无法割舍，

无法释怀，还乡甚至成为每个人

心 灵 深 处 的 最 柔 软 最 揪 心 的 述

求？为什么童年的穷苦，反而让作

家依依不舍呢？说到底，对童年和

故乡的呼唤，正是对爱和母性的

呼唤。可以说，中国人对于故乡的

爱具有了宗教性质，是情感和精

神的归属，有救赎性。回归的目的

可以说就是为了追寻认同，然而，

事实却相反，近乡情怯，越走进却

越发现无法认同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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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存，人们远离故土去

异乡求生，但时过境迁，当再次回

到故乡时，却发现故乡已变成了

异乡。通过对童年记忆的一点点

瓦解。坑塘、树、老屋，一点点消

逝，我们看到，这种哀痛不仅仅因

为故土丧失，还因为故乡的人与

自己都逐渐老去。当然，讨论了那

么多故乡的风物，我们更应该看

到，故乡不只是地理的，物理的，

更是触摸不到的、文化的，以及老

祖宗传下的。

梁鸿曾自述梁庄写的“不只

是城与乡的关系，不只是农民与

市民的关系，也不只是现代与传

统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的总和

构筑着梁庄的生活，并最终形成

它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9]梁

鸿直言“它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

文本，而是一种探索、发掘和寻

求，它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

精神的多维度，而非给予一个确

定性的结论。”[10]她强调的是呈现，

而非解决问题的答案。梁鸿说，她

想从梁庄这两本书里“找到救赎”
[11]，但同时她也在质疑“救赎”居高

临下的姿态。

在《出梁庄记》的后记中，梁

鸿把“忧伤”和“哀痛”作为这本书

的关键词，她说想表达的是无力

感和历史感。梁鸿从一开始就没

有要解决问题的企图,她自己也反

复强调,她要做的是呈现,是让大

家看了之后产生痛感。她不仅追

问故乡梁庄的乡亲，更追问流转

全国各地的无根的梁庄人，追问

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

还追问自己的内心和自我，追问

一切。梁鸿最后在她的书中追问

如何让梁庄以及我们的父老乡亲

幸福、安稳和踏实，而说到底，她

也在苦苦追寻着自己内心的归属

和安稳。

梁庄并不诗意，或者说作者

记忆中的梁庄是诗意的，但现在

的梁庄基调是压抑、苦闷、失望，

但梁庄系列不止这些，还有很多，

比如温暖的亲情牵挂、俯仰苍生

的民生关怀。

梁庄系列中，梁鸿运用了很

多方言，甚至对于一些方言还专

门用注释的方式说明，比如“扯央

子”，在她的文学评论中，不可能

看到方言，而在这两部言说故乡

的书里，她处处流露出乡音和乡

情，那是一种乡情的自然流露，实

际上，只有用家乡的话，才能真正

描述出家乡的样子，故乡只有在

方言的描述中才能呈现出它真实

的面貌。梁庄系列中运用了很多

方言俚语。往往对乡土用情至深

的作家，总是在作品中经意或不

经意地使用家乡的方言，有时，只

有用故乡的语言才能生动地表达

出 只 属 于 这 片 土 地 的 情 感 和 思

想、语言、习惯、心理具有大致的

范式。

当然这种自我认同，不可能

由个体完成，而是需要回到一个

熟悉的环境中，由群体给予。然

而，悲痛和哀愁虽然是梁庄系列

的基调，但不能忽视的是，梁庄系

列中还有温情、坚强，这些感情和

孤独、无助一起，共同构成了梁庄

系列的风貌。生我们、养我们的故

乡，何时起，变得如此陌生，以此

面目全非。鼓起勇气的返乡，面对

的也只是满目疮痍的迷失。一方

面没有记忆感，另一方面又有着

强烈的追寻意愿。处处都有和儿

时记忆的对比，越比越觉得悲凉，

我们的记忆已被摧毁，我们的童

年也随之消散。明明是想寻找归

属，却只能更加地焦虑无助。可怕

的不仅是迷失在都市，更可怕的

是迷失在了曾经熟悉的故乡，只

能悲戚地长叹一声“我所记得的

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

了。”

作为作者，梁鸿在热切地期

盼着从“我”的存在中挖掘出更深

层的梁庄的过去，但更希望能从

梁庄的过去发现自己的存在，去

追寻自我存在的意义，所以在这

个意义上，这两部作品引起了巨

大的共鸣。梁鸿在追问梁庄中的

“我”是谁？“‘我’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每一个人。逃离、界定、视而不

见、廉价的乡愁、沾沾自喜的回

归、洋洋得意的时尚、大而无当的

现代，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风景的塑造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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